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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嘴沟西夏壁画探析 

 

陈育宁  汤晓芳 

   

山嘴沟石窟位于贺兰山东麓西夏陵区北端的山嘴沟内距沟口约 10 公里处的悬崖上。1983 年牛达生、

许成等专家对贺兰山文物进行初步调查时发现此处石窟，并在 1988 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贺兰山文

物古迹考察与研究》一书中对山嘴沟石窟的壁画遗存作过简要报告，称“山嘴沟沟内有‘千佛洞’等寺庙

遗址，佛像被毁，残存壁画。在其内的葫芦峪，有石窟三个。”“一号窟，最高处 3.5 米，宽 2 米，深 1

米。二号窟高 6米，宽 1米，深 8米。三号窟高 5米，宽 4米，深 5米。洞室极不规整，在自然山洞的基

础上稍加修整，面涂以泥和白灰，然后在白灰壁上用石绿、赭石、墨等颜料绘制壁画。现存的壁画，内容

主要为佛教经变故事。画风粗犷，着色浓重。在二号窟壁画上有明嘉靖十三年和隆庆二年游人的题记，说

明在明代以前石窟即已存在，以壁画风格来看，极可能开凿于西夏时期。”
①
该报告没有发布壁画图片。

2003 年笔者在编辑国内西夏艺术品图集时，时任宁夏文物考古所副所长杜玉冰提供的山嘴沟壁画图片十余

张，其中有藏传佛教所崇拜的主尊男女双身佛像，考虑到本地区藏传佛教最早传入为西夏中晚期，因此将

山嘴沟壁画作为西夏壁画收入《西夏艺术》
②
一书中，刊布了壁画图片 9 张，有五方佛、男女双身佛、护

法金刚、菩萨、八臂尊胜佛母、罗汉、僧人、白衣高僧、六臂金刚、四臂观音、大日如来说法图等佛教人

物二十余身绘画作品，对壁画的人物形象、内容题材、石窟形制作了粗略的介绍。2005 年 9月 22日《新

消息报》报道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人员在对山嘴沟石窟壁画进行详细调查时，在地表浮土中发现了西

夏文佛经残片，随后竟从几十厘米厚的浮土中清理出数百页（片）西夏文文献。
③
笔者得到发掘者孙昌盛

的同意，亲眼观赏了这批各种版本的西夏文佛经印本、手抄本和唐卡残片。西夏文文献的数量比 1991 年

贺兰山拜寺沟西夏方塔出土的还要多，其手书佛经书法娴熟、老练，应为西夏文字广泛运用时期的作品，

可进一步证实山嘴沟葫芦峪石窟为西夏中、晚期石窟。 

本文依据 2003 年版的《西夏艺术》所刊布的山嘴沟石窟的壁画作品，对其形制及窟寺性质，壁画人

物艺术形象及其布局等反映的内容题材，线条、色彩所构成的绘画技法及艺术特征，佛教人物画所体现的

西夏文化内涵略作探讨。 

                                                        
① 牛达生、许成：《贺兰山文物古迹考察与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第 1版，第 10、第 82 页。 
② 汤晓芳、陈育宁、王月星编：《西夏艺术》，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8 月第 1版，第 29、30、31 页。 

③ 见《新消息报》2005 年 9 月 22 日第 6 版记者雍文新撰写的题为《西夏考古突降重大发现——贺兰山石窟中大量文

献出土》。 

西夏学 第 1 辑 2006 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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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山嘴沟石窟是西夏禅僧窟 

 

《西夏艺术》发布的壁画图像，出自贺兰山山嘴沟葫芦峪东坡高处悬崖，周围植被稀少，沟口至沟峪

无石级可攀，四处布满碎石，人们爬行才能登窟，石窟所处位置十分险峻。山体海拔 2500～3000 米之间，

灰岩砾石结构，年均气温－0．7℃，洞窟位置在海拔 2000 米左右，为小型自然融洞，有地下水侵蚀，窟

内无坛、无龛、无中心柱，壁面在自然洞的基础上略加修凿抹灰，画面不平整。其位置和环境不利于更多

人礼佛，可以大致判断该石窟不是俗界礼佛用的塔庙窟，而是僧人用作修禅的禅僧窟。 

禅是梵语音译，意为“思维修”、“静虑弃恶”，即摈弃杂念、专心学习，以达到最终解脱的涅磐境界，

是佛教学习、修行必用的方法之一。禅法要求修禅时绝灭一切尘世杂念，思想高度集中，这是根据佛经必

须实践的。鸠摩罗什译的《神秘要法经》称“佛告阿难，佛灭度后，佛四部众弟子，若修禅定，求解脱者，

应于静处”；北魏禅僧昙曜和西域僧人吉迦夜共译的《付法藏因缘传》中说“山岩空谷间，坐禅而龛定”；

《魏书·释老志》记载“岩房禅堂，禅僧居其中焉”。因此就需要选择僻静之地，山居穴栖，凿窟以居禅。

莫高窟的开凿其缘起也是为了坐禅修行。据《李君莫高窟修佛龛碑》记载：“莫高窟者，厥前秦建元二年

（366 年）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

凿山岩，造窟一龛。” 乐僔为修禅持戒而在莫高窟营建僧窟。由于莫高窟地处东西交通要道，来往商人和

西行求法及东传布教的僧人越来越多，再加上地方政要作为供养，砂岩地质开凿又较为便利，石窟寺一开

再开，形成规模。而贺兰山山嘴沟的僧窟地势险要，开凿艰难，地质条件也不允许大规模开窟，因此就没

有发展起来。僧人在参禅的过程中，为消除恐惧，迅速入定，就得借助于佛的力量。《增阿含经》卷二云

“若有比丘正身正意，结跏趺坐，系念在前，无有他想，专精念佛，观如来形，未曾离目……四无所谓，

在众勇健”。观佛能无畏于环境的寂静而产生的恐惧，使心理得到安慰，于是在僧窟内就绘出或塑出种类

繁多的佛、菩萨等佛教人物。山嘴沟石窟是僧人观像静修（包括打坐、结印、口诵密咒、供物）的场所。

窟中壁画佛教人物的多臂、男女双身、女性佛等艺术表现的特点，反映出该窟为西夏时期藏传佛教密宗坐

禅和实践各项事续仪轨、体验苦谛、获取解脱教诫的宗教场所。 

 

二  山嘴沟壁画的佛教人物与题材 

 

《西夏艺术》所发布的山嘴沟壁画中，有佛教人物二十余身，包括佛、佛母、观音、罗汉、护法金刚、

高僧等，其中佛的形象既有说法时的如来相，又有除障时男女双身脚踏仰、卧魔形象的忿怒相、女性佛母

相，还有表现大日如来五种智慧的五方佛（以大日如来毗卢遮那为中心的北方成所作智的不空成就佛，南

方妙观察智的宝生佛，东方大圆镜智的阿閦佛，西方平等性智的阿弥陀佛）。佛的形象种类繁多，是藏传

佛教的一大特色。山嘴沟石窟壁画的人物形象有的端庄严肃，有的鲜活生动，有的线条模糊，但色泽浓烈，

使人物形象千姿百态充满活力。 

（一）南窟 

有一大铺藏密经变。由于部分壁画破损，许多人物细部被后人刻画而遭破坏，但从残存线条、色泽所

反映的人物轮廓、手印、多臂等艺术形象，可大致识别其中的主要佛教人物。残存的有三组人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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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日如来说法图。 

释迦牟尼法身佛白色身大日如来佛结跏趺坐，持手印说法，有圆形赭红背光（已褪变发黑）、圆形浅

绿头光；其身后与身前围坐 16 身菩萨、罗汉、天人，身后的人物大多头饰七彩花冠梳高髻。身前人物除

有以上装束样外还有光头罗汉。佛的头顶有一曲线，连接一条彩色的云气光带，与其右下侧的尊胜佛母头

顶升腾起的同样形状的彩色光带相连接。 

2. 尊胜佛母说法图。 

佛母梳高髻，头戴宝冠，头光浅绿椭圆形，圆形背光内白外深赭红，在白色的背光部分绘有佛母臂和

手印，有八臂，主臂位于胸前持物不清（根据仪规应该是右手持金刚交杵）；右侧第一手中持一支莲花，

莲花上托起阿弥陀佛像（判断尊胜佛母的标识），第二手中持一支箭，第三手结禅定印；左侧第一手结禅

定印，第二手持弓，第三手结禅定印，手中托一宝瓶，瓶中插花；双足结跏趺坐于莲台上。尊胜佛母是毗

卢遮那佛的化身，代表“智慧”，意为能生出一切佛。佛母的右下方有一尊有头光、背光的菩萨；左下方

也有一尊，已漫漶不清；佛母莲台下方有一小供养人像，头戴僧帽，背一雨伞。佛母头顶也有一曲线，与

大日如来说法图的彩色光带相连接。 

3．白色胜乐金刚双身图。 

以上两图的彩色光带之上绘有一白色胜乐金刚（上乐金刚）男女双身像，为藏密无上瑜伽部的本尊，

是佛在除障时的法相。其艺术形象为一尊男女双身佛像，赭红色龛形背光内明王（佛）、明妃（佛母、金

刚亥母）相拥，两腿一弓、一展而立，双脚踩仰卧魔，明王肤白色，面相和善，一面三目两臂，头戴骷髅

冠，着虎皮裙，佩骷髅人头项链（表征勇武）直垂裆下；明妃戴五骷髅冠，左手搂明王脖颈，右手向上展，

拟举一法器（月形刀）。上乐金刚是藏密无上瑜伽部母续之本尊，五大金刚之一。 

4.花卉图。位于正壁左上方，四花瓣，花瓣边缘着白色，显得很鲜亮。 

（二）中窟 

中窟洞口呈不规则喇叭形，依山势向内分三层次，形成前、中、后三室，壁画佛教人物画分布密集，

有的线条隐约可见，有的色彩鲜艳，衬出人物轮廓，主要的人物画有： 

1. 秘密五方佛一铺。 

佛的线条形象已漫漶不清，但从龛形线条、蓝色背光、黑色头光、赭红袈裟，可大致辨认出五佛并坐

的姿势。中间一佛略高，为释迦牟尼法身佛大日如来，两边各排列二佛，分别为阿閦佛、宝生佛、阿弥陀

佛、不空成就佛。从色块可辨别脸部法相呈如来相，头部黑色的色块隐约可现。五佛结跏趺坐，面相寂静，

平和。 

2. 多臂明王像。位于中室门楣，头光呈长椭圆形，头上露白色宝冠装饰，背光二层，外层土黄，里

层蓝色。在蓝色背光内绘有一坐像，左右伸出六臂，袒胸，着白色短裙，坐于莲花宝座上。莲座周围有大

朵彩云，彩云下用五彩宽条曲线逐渐向下延伸、变细、并拢，汇合于洞口，表征窟内由里向外升腾出彩色

云气和光芒托着藏秘主尊法相。 

3. 护法金刚。位于中室北壁下层，右腿弓姿，左腿蹬姿，着蓝色短裙，腰系羊肠带，前胸二臂，外

展十臂，第一双手持剑，余手持金刚橛，三叉矛、天杖等法器种种，显猛相。 

4. 赤脚僧和罗汉图。位于中室南壁。罗汉位置在上，圆脸光头，耳垂肩，有头光，穿宽袖白色僧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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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纹飘逸，露右胸，胸肌下垂，显体壮结实，脚踩蓝底白线祥云，左手上举，拟托有一物，脖颈挂串珠，

闭目沉思，神态悠祥。罗汉右下方有一赤脚僧，着短裙，目瞪、口大张、耳拃，脸部表情作惊恐状，露肚，

双腿左曲右伸作飞奔状，腿部肌肉紧张。 

5. 白衣高僧图。位于中室北壁，人物头戴帽着僧袍，衣褶线条隐约可见，呈坐姿。 

6. 四菩萨图。位于后室壁面，云气中端立四菩萨，皆有头光，两位绿色头光，两位赭色头光。在白

粉底上用赭红线条绘出螺旋状云气纹。菩萨头梳高髻，饰有宝冠，隐约可见天衣、帛纱、披巾，线条飘逸。 

（三）北窟 

1. 四臂观音图。 

观音身蓝色主臂二手在胸前，拟作合掌状。第二双手左臂手中持莲花，右臂和右手残缺。四臂带白色

双环手镯，宝冠饰物种种，宝冠顶有一曲线升腾，连接一彩色长条弯曲的光带。与北窟大日如来和尊胜佛

母头顶升腾的彩带相同。说明此菩萨身份之尊贵，为藏传佛教密宗本尊之一。 

2. 动物图。用深蓝色块画出牛、鹿等动物，无墨线勾勒。 

以上山嘴沟葫芦峪三个石窟的壁画人物形象，其题材源自藏密经典，为藏传佛教人物，主要的佛教人

物画像多臂多手，手结印契、手持法器各有标识反映出藏传佛教身、语、意三密加持的修炼特点。佛不只

是释迦牟尼一个，而是呈现为除障施法时各种外型、各种姿式的本尊神形象，五彩缤纷，千变万化，更显

得庄严、华丽、神奇。通过各种神秘多变的人物形象，使深奥的密宗理论，用不同姿式、肤色、饰件等人

物具体形象表达出不同的寓意，使修行者在实践中得到修炼的具体方法，在理性上达到观想时不可思议的

境界和“即身成佛”的目的。修行者在库内绘制藏密佛教人物，是藏密仪轨修持法门的需要。 

 

三  山嘴沟壁画的艺术特色 

 

山嘴沟石窟藏密佛教人物绘画技法多种多样，有重彩工笔人物画、写意人物画、白描人物画等，充分

展示了绘画者的线描、晕染等熟练绘画技能。 

上述《大日如来说法图》、《尊胜佛母说法图》、《四菩萨图》、《四臂观音图》等作品具有中原绘画传统

中重彩工笔人物画的技法。佛、佛母等主要佛教人物给予较大的画面，尺寸比周围其他人物要大得多，体

型特征具有唐代审美特点，脸型方颐、饱满，宝冠饰件繁杂，天衣宽袖、帛带飘逸，腹部腰带用弧形线勾

勒出大腹便便体型肥胖的姿态，具有想像中的帝王、帝后体态线条特点，绘工精细。佛与佛母头顶升腾的

云气所发射的长条七彩之光，其表现手法与文殊万佛洞东壁的《宫阙图》中所绘的弥勒菩萨在兜率天宫内

院（弥勒净土）说法时所升腾的云气炽光相同。
①
同样的绘画语言还见于前苏联冬宫博物馆发布的西夏文

佛经《大般若波罗蜜经》的版画和《佛说道明般若波罗蜜经》的三佛图，在佛的头顶升起两条似飘带的曲

线，曲线之上是华盖和经名。
②
菩萨、观音等形像虽破损厉害，但残存的色块所表现的衣褶层次和女性化

圆润手臂、纤细手指其韵味富于动感。宝冠饰纹曲屈，色彩缤纷，手镯白润鲜亮，佩饰珠光宝器，华丽璀

璨，显得雍容华贵。菩萨的外型装束如宝冠、项饰、云肩、披巾等，和其圆形头光外圈色彩较深的特点，

                                                        
① 参见《西夏艺术》第 27 页《宫阙图》。 
② 参见《丝路上消失的王国》，苏联冬宫博物馆 1996 年 6 月中文版，第 267、2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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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夏艺术》发布的莫高窟甬道两壁说法图下所绘供养菩萨行列的人物形象相似
①
；也与现藏英国不列

颠博物馆敦煌藏经洞发现的菩萨像十分接近
②
。从人物布局看，说法图中间一佛，四周围绕菩萨、天人、

罗汉，与《西夏艺术》发布的彩墨绢画《炽盛光佛图》
③
和前苏联冬宫博物馆发布《星宿神》布局相似

④
。 

山嘴沟中窟的赤脚僧和罗汉图，是一幅不可多得的写意人物画，把线条和着色发挥到了较高的境界，

笔迹既粗放简单又洗练纵逸；用头光、光头、袒右胸、披袈裟、赤脚表示罗汉身份，用披巾、赤膊、短裙、

光脚表示一般僧人的身份；罗汉僧袍衣褶线条，如行云流畅又粗细圆转多变，闭目、抬头作静思的姿态又

点出了在僧人面前高雅而傲慢的人物内心气质。对赤脚僧的刻画更别具匠心，入骨三分，用笔小点如枣核，

短线如蚂蝗，寥寥几笔把作惊恐状的眼神、张大的咧嘴、奔跑时抖动的短裙，脚掌飞扬的形象生动地勾勒

出来。施色略简，用深棕色沿腿、脚、臂、胸勾勒的墨线上重叠着色，表现人物肌力，看似着色不周，实

为肤脉相连。用粗略数笔线条和简单叠色，描绘了不同身份、不同性格而相互联系的两位人物，一高一低、

一动一静，有较强的韵律感和表现力，此组写意人物画，在目前所知的西夏绘画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 

中窟壁画还有一幅若隐若现的白衣白帽高僧形象。平涂白色，用墨线勾勒一位坐姿高僧，这是一幅简

略的白描人物画，形同《西夏艺术》发布的内蒙古额济纳旗达兰库布镇东４０公里古庙中出土的高僧形象

⑤
。该白衣白帽高僧的艺术形象，应该是藏传佛教噶举派或其分支的一位高僧，噶举派僧人穿白色僧袍，

俗称“白教”，11 世纪时玛尔巴创立，一传米拉日巴，再传达波拉结。该派以苦修为特色。在山嘴沟出现

这个形象，进一步印证了该窟为藏传佛教僧人苦修的禅僧窟。在现有的藏传佛教唐卡中，米拉日巴以穿白

色僧袍出现的形象多有遗存，在甘肃武威亥毋洞西夏石窟也有米拉日巴泥塑像出土
⑥
。 

山嘴沟南窟大日如来说法图和尊胜佛母说法图中佛、佛母头顶升腾的彩色云气光芒中托起的胜乐金刚

男女双身像的艺术表现手法与上述几图大不相同，人物的相貌一面三目，全身几乎裸露，人物肢体通过平

涂白色和赭红色体现，佩饰怪异恐怖，用骷髅人头骨作头冠和项链，互拥展立于赭色（已褪变成黑色）龛

形大背光之中。绘画的技法为线描人物，平涂肤色，人物的气质、神明的威仪从肤色和奇异的佩饰、手持

法器标识中体现出来。其身姿、手印都有特定的象征意义，表现宇宙生命勃勃生机。人物线条无粗细变化，

无立体感，着色浓烈，冷暖对比度很强。用男女相拥的形式体现一种动感，绘画技法与唐卡相似，具有藏

传佛教绘画艺术的特点。北窟的牛图和鹿图，也是体现这种技法的作品，没有表现动物肌肉、神态的线条，

只是平涂深蓝色颜料而已，没有灵动感。上乐金刚男女双身图像是藏传佛教密宗所特有的形象，被认为是

释迦牟尼说法时所显现的法身，也是藏传佛教修行观想的本尊佛之一，为无上瑜伽“五部金刚大法”本尊。

男身代表慈悲与方便，女身代表智慧与安静，双身结合，为智慧与慈悲的合二而一，寓言“定慧兼备”才

能成佛。关于佛以男女双身形象出现的来历，《四部毗那夜迦法》中说，男的为古印度之神，即欢喜王，

凶残无道，观世音菩萨大发慈悲化成毗那夜迦之身与他相拥合，使他得到驯服，双身大乐，最后观世音将

他引到佛智，成为佛坛金刚界的主尊，其艺术形象直接受印度密教的影响，女性丰乳细腰，男性肌肤厚实

肢体粗壮。据《大日经》、《金刚顶经》，女性为供养物，寓意以爱欲供养强暴的神魔，用感化将其引到佛

                                                        
① 参见《西夏艺术》第 3 页《供养菩萨》。 
② 参见丁明夷《佛教小百科·艺术》第 153 页的两菩萨图。 
③ 参见《西夏艺术》第 32—33 页。 
④ 参见《丝路上消失的王国》第 229 页。 
⑤ 参见《西夏艺术》第 63 页《高僧像》。 
⑥参见《西夏艺术》第 63 页《米拉日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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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来，用大无畏大忿怒的力量除障破魔。男女双身佛的形象，在藏传佛教中是观想的本尊神，也是修炼

的具体法门和调心工具，观形鉴貌，以欲制欲，从而达到欲念消除，自性清净，即身成佛的境地。 

山嘴沟石窟壁画大部分作品传承唐以来绘画技法和艺术风格，线描人物轮廓，敷以赭红、石绿、土黄、

深蓝等色彩，藏密大日经变场面宏大、色彩华丽，结构严谨，有的人物多臂、多手，给人以想象的空间，

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另一部分作品具有藏传佛教唐卡绘画风格，画面人物男女相拥，肤色红、白艳亮，佩

饰怪异，弓步舞姿，营造了一个梦幻境界，以强烈的色彩突出主题，使观想者真诚的情感通过壁画人物肢

体姿势得到了交流。把中原传统的人物画技法和藏传人物画技法融汇于同铺壁画作品的艺术表现手法是西

夏中晚期佛教艺术审美思想的一大特色。 

 

四  各族文化交融的结晶 

 

综上所述，从山嘴沟壁画存在两种不同风格的人物画，和两种绘画技法同汇于一铺的这一艺术特征中，

我们不难看出，西夏在与周边民族的交往过程中不断吸收对方文化的兼容并蓄的内涵发展轨迹。这是有其

深刻的历史原因的。首先，西夏建国前，曾历经两次历史大迁徙，第一次是唐朝初年被吐蕃所逼，由松潘

草原向东北迁散于庆州（今甘肃庆阳）一带；安史之乱之后又迁至银州。这两次迁徙，一个直接的后果是

羌汉杂居，开始接受中原传统文化。党项族所迁居的庆州、银州、夏州等地，是中原王朝自秦汉始就开始

实施开发，经十六国时期的民族融合至唐、五代时，已形成各族杂居的局面，占主导地位的中原汉文化得

以广泛传播。唐朝佛教文化兴盛，各宗派形成，在北方地区密宗尤盛。党项上层世袭夏州节度使，很快接

受了唐文化传统的熏陶。近年来对夏州治所遗址的考古调查，城址内有３件铜佛像出土，佛像“头有高髻

着宝冠，身穿通肩式大衣或袒右袈裟，立于方座或莲座之上，方座下设高足床。背靠光轮，有的光轮顶端

有一坐佛”
①
，有的表面鎏金，说明党项羌的上层早已接受佛教信仰。李元昊的父亲李德明在夏州任节度

使，被封西平王时为母罔氏下葬，向宋朝要求到五台山礼佛供寺，1031 年向宋朝求赐佛经一藏。李元昊称

帝后，也向宋求佛经建佛塔，自创文字，翻译佛经。历经谅祚、秉常，在近半个世纪内，完成了大藏经的

翻译，刻印了 3600 多卷西夏文大藏经，译经底本来自中原，具有中原传统的佛教绘画艺术也就直接影响

到西夏。西夏时期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酒泉文殊山、五威天梯山等地新开或修建石窟，

许多画僧在石窟寺修禅作画，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艺术作品。后来宋夏关系紧张，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在西

夏东部边境战争频繁的时期，西夏力求与西境的吐蕃修善关系，延请吐蕃僧人到西夏讲经传法。仁宗仁孝

以后的西夏晚朝注重藏传佛教的传播，据仁宗晚期印施《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御制发愿文记载，在

皇家举行的大法会上“念佛颂咒、读西番、番、汉藏经”。西蕃经即藏经，列于三种佛经的首位，说明藏

传佛教的经典、咒语、仪轨事续的实践在佛教传播中已占主导地位，吐蕃高僧被西夏朝廷授予国师和帝师

等僧官，仁宗时期贤觉帝师波罗现胜在宗教上地位高于皇帝。由于藏传佛教在西夏晚期的广泛传播，在石

窟壁画中逐步出现密宗的宗教人物形象。在敦煌莫高窟４６５窟、榆林窟３窟、内蒙古阿尔寨石窟、甘肃

民乐童子寺石窟、宁夏贺兰山山嘴沟石窟都出现了藏密修禅观想的佛在除障时所出现的男女双身、多头多

                                                        
① 参见戴应新《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载《考古》1981 年第 3期。统万城，十六国赫连勃勃建，唐至宋代为夏州，是

党项聚居区，夏州节度使治所，因与北宋相冲突，至 994 年宋下令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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臂、肤色不同、手持各种法器、各有标帜的本尊神形象。山嘴沟石窟的双身佛的形象其背景、绘制技法等

艺术特征与莫高窟第４６５窟基本相同，应为同一时期不同地点的同一性质的艺术作品。在敦煌、榆林窟

等西夏时期的石窟中，也有汉藏两种传统佛教人物形象出现于同窟的现象，与山嘴沟石窟的佛教人物绘画

艺术风格和特征相同。由此可看出，西夏时期积极吸收周边民族不同宗派的佛教文化，使整体佛教艺术从

唐朝顶峰经五代至宋逐步走向下坡的情况下，到西夏有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给石窟寺艺术增加了新的绘

画作品和佛教艺术内容。山嘴沟石窟的壁画艺术就是这一时期的佛教绘画艺术作品中各族艺术交融汇合发

出璀璨之光的优秀代表作品。 

 

（作者通信地址：陈育宁  宁夏大学  银川 750021；汤晓芳 宁夏人民出版社  银川 750021） 

 

 

 


